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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外交：黎庶昌的使日之饮与中日关系

戚文闯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　要］自１９世纪后半叶起，中日两国开始互派驻外使节，使团人员在促进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黎
庶昌曾两度出任驻日公使，其间他多次举办和参加中日官僚文士宴饮诗会，接连编辑了多本与之相关的宴会诗集。其使日

之饮不但弘扬了东方传统文化，推动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将文化与外交相结合，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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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日互遣驻外使节之后，晚清
政府派往日本的外交官员大多是文人学者，他们在

文学、诗歌、书法等方面也都颇有造诣。明治维新

后，日本人虽然积极学习西方文化，但是崇尚中国

文化、热衷于汉文诗歌的日本人仍然不少，尤其那

些日本贵族、官僚、文人更把吟作汉诗作为自己文

学修养高低的重要标志；因而中国公使馆也就成了

对日本汉学者、文人、官僚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中

国驻日使节人员与日本政府官员、文士之间经常聚

会、互相宴请，席间双方进行应酬、“笔谈”（中日两

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日语中也保留有不少汉字，

而且许多日本官僚文士也都会读写汉文。因此，当

两国文人相遇时，尽管双方语言不通，但却可以通

过用笔书写汉字的方式来进行交谈，通常称之为

“笔谈”或“笔话”，这也是中日文化交流中两国官

僚文人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活动。当适逢佳节，

中日双方官僚文人或偕同赏樱，或登高、吟诗对唱，

留下了内容十分丰富的诗篇，其既是宝贵的文学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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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又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篇章。

　　一　使君会客作重阳———黎庶昌初渡日本

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驻日期间，公使馆人员与

日本官僚文士的交往，一般规模较小，多为私人交

游或在小型的宴席集会上互赠诗篇。日本人源辉

声编撰的《大河内文书》记录了首届驻日使团与日

本文士在东京向岛聚会赏樱饮洒赋诗的场景。

１８７８年４月中旬，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日本
贵族源辉声邀请了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

参赞黄遵宪等驻日使团人员和一些日本文士，一同

来到东京隅田川畔的向岛赏花饮酒。席间中日两

国人士观樱赋诗，彼此吟对唱和不断，场面极为热

烈，中国官员称此为“海外看花第一遭”［１］２５７。到了

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使日时期，中日两国官僚、

文士交游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黎庶昌“驻日期间，以

文章辅外交，与日朝野士大夫之醇于汉学者相接

纳，文酒酬酢”［２］。他定期举行诗歌唱和活动，并接

连编辑了多本宴会诗集，为后人了解中日之间这些

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黎庶昌（１８３７—１８９６年），字莼斋，贵州遵义沙
滩人，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曾

先后随郭嵩焘、曾纪泽、陈兰彬等出使欧洲，历任驻

英、德、法、西等国参赞。自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之
后，他先后两度出任驻日公使，在日本长达７年有
余，结交了许多日本官僚、文士等日本友人，“上自

公卿大夫，下逮布衣野老之伦，往往歌吟啸呼，诗酒

淋漓，恣而不厌。”［３］黎庶昌也曾主持过多次中日官

僚、文人宴饮诗会，驻日使团其他成员也有不少人

参加，如杨守敬、姚文栋、孙点、黄超曾等，可谓人才

荟萃，盛况一时。黎庶昌在《宴集三编统序》中对两

度赴日期间的宴饮诗会作了综述：“余以光绪七年

冬奉使日本，有与国同文之乐；暇辄与捂绅儒流叙

交会饮，诸君子或为诗文以张之。而上巳、重阳，每

岁必举特别之会，使与兰亭、龙山相配。光绪十三

年，余奉命再至。国好日密，驳驳乎有唐世遗风。

愈益无事，益得与诸君子道故旧、为宴乐。于是，会

者愈繁，诗与文日益多；岁不下数十聚，或有作，或

无作。随员孙子君异皆理而董之，使自成帙。”［４］１２０

黎庶昌使日期间，中日两国官僚文士间举办了

多场宴饮诗会，经过时人编辑整理出版的诗集就达

十几本。第一次诗会是在１８８２年（光绪八年壬午）
的重阳节，黎庶昌在《重九燕集诗序》中记载了此次

宴会的参加人员情况：“光绪八年壬午重九，余会日

本人士于上野精养轩，修登高约也。明年癸未，再

举斯会，益充其人。东士来与者，曰森立之、曰重野

安绎、曰长松干、曰岩谷修、曰中村正直、曰川田刚、

曰向山荣、曰长松干、曰藤野正启、曰三岛毅，曰龟

谷行，曰宫岛诚一郎，曰石川英，曰森大来。合使署

人员凡二十一人，同会署后之西楼使署。”［５］参会的

日方人员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学者、汉学家。

中日两国文化渊源深厚，也都有重阳节登高望

远、饮酒赋诗的传统。“登高之俗，用秦相袭，所从

来旧矣……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宜有以张今日

雅者。”［４］４因此黎庶昌选择在重阳节举行中日官

僚、文人交流会，并约定明年癸未再举办宴会。黎

庶昌在席上吟诗“重阳佳节古今同，异地浑忘在客

中。招致一时名下士，仰希千载古人风”，宾客争先

唱和赋诗，“及夜，酒罢，各各尽欢以散。汇其诗，得

五十有二首”。［４］４此次宴会上所作的５２首诗篇，后
来由使馆的随员姚文栋编辑整理为《重九登高集》。

１８８３年（光绪九年癸未）重阳节，黎庶昌在永
田町中国公使馆的西楼举行宴会，“莼斋黎君驻节

于此三年，每遇重阳辰，召集都下知交僚属陪

焉。”［４］５此次重阳之会邀请了石川英、中村正直、重

野安绎、长冈护美、宫岛诚一郎、岩谷修等十多位日

本友人，另有杨守敬、姚文栋等八位驻日使团人员

作陪。宴会上中日双方人员赋诗对唱，场面热闹非

凡。重野安绎在《癸未重阳宴编记》中谈及了此次

宴会盛景：“飨馔未终，或将饱则扬；盘有余味，欲归

遗细君。笔语传意，杂以谐谑。同文之交，嗟乎，可

乐也哉！”［４］５

藤野正启则谈及了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历史

及其今昔变化：“昔者，我与隋唐通也，使聘往来，概

无虚岁。每使至，赐宴鸿胪之馆，选文学士接伴诗

酒应酬，两情以畅……今则万国交通异色殊俗之

人，杂然并进，故我同文之国，意乞相投，情实等一

家。况黎君器宇恢宏，不设城府，开襟接纳，酬答如

响，是以宾主相忘，欢然无间。昔时之宴，岂能至此

哉！俯仰今昔，抑何吾生所遭之多幸也。”［４］６森立

之也作诗一首以倡宴会之同文之乐：“垂老何如好

宿因，重阳今日醉清醇。休吟他席他乡句，尽是同

文亚细人。”［４］１２宴会之中的中日官僚文士推心置

腹、情真意切，抒发两国友好之谊。

此次宴会共得诗篇５０多首，最后由使馆随员
孙点整理编辑为《癸未重九宴集编》。“这部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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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皮用日本纸，书页用中国宣纸。封面由日本诗人

岩谷修题签，而封里则由中国公使黎庶昌署检，从

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精神。”［１］２６０

１８８４年（光绪十年甲申），黎庶昌因丁母忧而
回国守丧，徐承租继任驻日公使，但与日本官僚、文

士的宴饮活动并未在徐承租上任后得以延续，一直

等到１８８７年黎庶昌再度出任驻日公使之后，这项
文化交流盛会才再度进行。

　　二　重持龙节到扶桑———二度使日之饮

１８８８年（光绪十四年戊子）１０月４日，日本官
僚、文士重野诚斋、井上子德等人为欢迎黎庶昌再

度赴日，“张宴于中洲枕流馆，贺清国钦差大臣莼斋

黎君再任也。”［４］７０南摩纲纪首先以“喜黎公使再驻

我国，邀宴于枕流馆，赋呈请正”为题作诗一首：“星

槎万里驾长风，良缘重结东海东。新知不若旧知

好，虽俗则殊文则同。米欧工技非不妙，邹鲁遗训

道独崇。鹿呜歌罢嘉宾醉，式宴以敖情何穷。愿得

唇齿长相赖，共奏墙外御侮功。”［４］７５

诗中除了对黎庶昌再度使日表示欢迎外，也强

调虽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努力学习西方科技文化，

但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希望中日联合

共同抵御外敌。黎庶昌也“即席赋此博粲”作诗表

示感谢：“高馆枕流江上雄，坐中豪士尽元龙。吟怀

喜接旧时雨，爽气披迎沧海风。国异不曾文字异，

洲同尤愿泽袍同。愧余忝任皇华节，结好惟凭信与

忠。”［４］７９诗中也表现出黎庶昌希望在“信与忠”的

基础上与日本友好相处，“泽袍同”，共御外敌。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３日重阳节，黎庶昌在公使馆又
一次举行宴饮诗会，出席者主宾计３２人，席间饮酒
赋诗，“主宾无猜，胥忘形迹；酒食为乐，不责倡酬。

去市远而兼味不难，入夜分而名篇杂出。众音合

奏，是承平雅颂之声；无体不收，极浓淡清奇之美。

斯为盛矣，谁其继之！”［４］３３黎公使在诗会上“为诸

公先引，并以博粲”，首先赋诗：“此日重阳寻旧盟，

同文于我似鸣嘤。高秋云物归三岛，异地冠棠集两

京。水击息鹏搏海运，醪醇斟兕饮人情。诸君满腹

琼瑶什，?敦之间一再赓。”［４］４３

日本文士也纷纷赋诗唱和，长冈护美“即席赋

谢”作诗一首：“星槎两度问通津，海外原非倾盖新。

落帽正逢黄菊节，举杯不羡白衣人。登高能赋联吟

侣，接壤论交有善邻。莫道天涯多感慨，吾曹愿作

弟兄亲。”［４］４３

宫岛诚一郎也赋诗《次和黎大使原韵鸣谢》答

谢：“交邻有道两心藏，欲和最难金石章。醴酒浇肠

排磊块，使星照座放光芒。七年佳节欢三度，此夕

群贤醉一堂。何料大邦文字友，重持龙节到

扶桑。”［４］５０

从黎庶昌和日本友人的诗中可以看到，双方都

提到中日间文化交流的渊源，如“同文”“善邻”“弟

兄亲”“文字友”等词，都意在抒发两国“同文同

种”、一衣带水之友好关系。席间所作诗篇，最后由

使团随员孙点整理编辑为《戊子重九宴集编》。

１８８９年（光绪十五年己丑），黎庶昌与日官僚、
文士间先后举行了３次大规模的宴饮诗会。这三
次诗会上的唱和诗篇最后也由孙点分别编辑成《枕

流馆集》《修禊编》和《登高集》，并将此３本诗集合
编为《己丑宴集续编》。

１８８９年２月１８日，日本官僚在中洲枕流馆设
宴招待黎庶昌及使团人员。宴会之中，中日双方人

员不免谈论起当时中日关系之形势与看法。日本

文士盐谷时敏追溯中日两国悠久的文化交流，认为

其间虽有矛盾与争战，但两国交流却不曾中断，和

平交往仍是主流，“顾敝邦之与贵国交通，实创于一

千余年之前。然时有理乱，运有否泰，故其交不能

无通绝”［６］６，并认为“明治中兴以后，始各遣公使

驻扎其都，交邻之道于是大备。是千余年来通绝始

末之大概也”［６］６。同时他也对当时的中日关系发

表了看法：“夫千余年来，师资相益，其亲好敦睦同

也。今也，宇内大势一变，世运大进。昔日视为遐

邦者，今则为比邻；昔日视为比邻者，今则为一家之

人。而美欧各国争雄竞强，或藉兵威吞灭弱小，或

因贸易网罗货宝。凡在我亚洲同气同文之国，同宜

弃小忿、捐细故，大张辅车唇齿之势。然则，敝邦之

与贵国可相亲好敦睦，有什倍于昔日者，而宴私交

游之于其间，诚不为无助也。”［６］６

不难看出，参加宴会的日方官僚、文人提倡在

面对欧美列强争雄、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中，中日

双方应该“弃小忿、捐细故”，同舟共济，“大张辅车

唇齿之势”。

同年３月２３日，黎庶昌在芝山红叶馆举行盛
大的“修禊”（中国古代风俗，每逢三月三日到水边

嬉游，以消除不祥，叫做“修禊”）之宴。“大清钦差

大臣黎公为春季亲睦会，觞吾邦文士于此馆。会者

凡三十余人。”［６］１９故此宴会又称为“春季同人亲睦

会”。黎庶昌首先“于红叶馆为春季同盟亲睦会，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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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一章呈席上诸君雅正”，并以此会暗比王羲之等

人的兰亭之会：“兰亭寂寞已千载，胜集今从海外

探。曲水杯觞余韵在，蓬瀛丝竹旧时谙。论交须订

亚细亚，修禊还同三月三。红叶枕流成故实，为添

诗料满东南。”［６］２５

日本元老院仪官长冈护美也作诗和韵，表达中

日友好之愿望和参加宴饮诗会的喜悦之情：“万里

钦君使节持，瀛东重挹旧丰仪。敦?谊结当年好，

缟带欢联昔日知。北海清樽娱永昼，西园雅集正芳

时。高楼秉烛心期快，喜读筵前唱和诗。”［６］２５

与黎庶昌在琉球问题交涉中打交道的日本外

务省官员田边太一也以“红叶馆酒间次黎星使韵”

作诗一首：“惊见新篇凌李杜，骊珠颔下手能探。接

人气似春风遍，奉使胸教公法谙。唱和阿谁争七

步，笑谈有客过更三。愧余老欠抢榆力，空羡垂天

鹏翼南。”［６］２６

同年１０月３日，适逢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黎
庶昌又在红叶馆举行重阳节登高诗会。出席此次

重阳诗会的中日人员有４４人，“是日会者：主则星
使以下孙君异等九人；客则大鸟公使至井上子德数

十人；而朝鲜公使金君亦与焉。献酬交错，歌舞互

起，不复知秋色之可悲也。”［６］８３汇编《红叶馆登高

集》诗集的使团随员孙点详细列出了参会人员爵

位、官职等：

己丑重九宴集会者姓氏录［６］７５－７８

来安孙点君异甫录

大鸟圭介，字如枫，东京人，从三位，勋二等，元

老院议官，现充出使我国全权公使。

长冈护美，字云海，东京人，从三位，勋二等，男

爵，元老院议官，前充出使荷兰全权公使。

宫本小一，字鸭北，东京人，从三位，勋三等，元

老院议官。

田边太一，字莲舟，静冈人，从四位，勋三等，元

老院议官。

长松干，字秋琴，山口人，从四位，勋三等，元老

院议官。

中村正直，字敬宇，东京人，从四位，元老院议

官，文学博士。

金井之恭，字梧楼，东京人，从四位，勋四等，元

老院议官。

岩谷修，字古梅，滋贺人，从四位，勋四等，元老

院议官，帝室制度取调委员。

重野安绎，字成斋，鹿儿岛人，从四位，勋六等，

元老院议官，文学博士。

期而未至者，附志于后：

副岛种臣，字一一学人，东京人，正三位，勋一

等，伯爵，枢密院顾问官。前出使我国全权公使。

胜安芳，字海舟，东京人，正三位，伯爵，枢密院

顾问官。

元田永孚，熊本人，正三位，勋三等，枢密院顾

问官。

从参会人员名单可以看出，受邀请参加宴会的

日方人员多有官职，在政府中任职者居多，其中就

有驻华公使大鸟圭介，元老院议官长冈护美、宫本

小一、田边太一、金井之恭、中村正直、重野安绎、岩

谷修、长松干和其他官员、文士等；另外还邀请了朝

鲜驻日公使金嘉镇；中方人员则多为使团随员和来

日游历官员。

日本海军省属官西岛准之助盛赞此次宴会绝

非仅仅是一次宴游：“今黎公则集三邦名士于一馆

之上，宴游之大，献酬之盛，虽谓彷佛西园雅集而超

乘鵗园宴会可矣……抑政教之兴废隆汗，征乎名贤

之离合聚散；而名贤之离合聚散，即同政教之兴废

隆汗而知之。则今日之会之盛，其所关系特不止乎

一时之宴游也。”［６］８２日本内阁属官盐谷时敏在《己

丑重阳宴集序》中评论此次诗会“地据芝陵之首，人

聚三国之英，登高之会于是为盛”［６］８３。日本元老院

议官重野安绎则以“黎公使莼斋先生每岁重阳招邀

同人。今兹己丑，开宴红叶馆，先生有诗，次韵以奉

答，是日，我驻清公使大鸟氏及朝鲜公使金氏亦来

会”为引子，对中日朝三国公使齐聚一堂，为三国之

和平“善邻”之局面所作出的贡献和表现的才华，甚

为称颂：“一堂偶聚三星使，九日同倾百酒杯。至竞

善邻为国宝，果然圣主得贤才。”［６］８３

　　三　临行一语堪持赠———届满归国之饮

１８９０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是黎庶昌担任驻
日公使届满之年，黎庶昌在《宴集三编统序》中言：

“今年冬，余任满将归国，又有饯别、留别之宴。诗

文之外，踵而为图；酬唱倍于曩昔，非一编可

容。”［４］１２０－１２１故中日官僚、文人之间互办的唱和诗

会，也更加隆重、频繁。黎庶昌为了尊重日本学习

西方而颁行的新历法，也“入乡随俗”，将原本阴历

三月三日举行的“曲水之宴”改在了阳历３月３日
（阴历二月十三日）。日本文士西岛醇在《红叶馆

宴集记》中言：“今兹庚寅三月三日，大清节使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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莼斋先生，招集都下名士，开宴于红叶馆。盖修同

文之会也。”［４］１２４宴席上黎庶昌首先赋诗一首，强调

中日友好关系与两国友人的同文之乐：“薄海尽销

兵革气，吾俦珠玉任?探。朋来簪盍同文乐，博望

查通旧路谙。西极戴鳌惟柱八，东归零雨易年三。

便瞻北斗趋北京，更向黔南返播南。”［４］１２７

随后，席间中日文士纷纷赋诗唱和。元老院议

官长冈护美赋诗云：“萸宴西风开九九，流觞曲水正

三三。年年雅会同修禊，喜诵瑶篇得指南。”［４］１２９与

黎庶昌、黄遵宪等使团人员关系要好的宫岛诚一郎

赋诗云：“善邻应喜联邦两，奉使只希持节三。”同时

宫岛还在诗中提出，在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

中，中日两国必须利用西方先进科技，寻求自身富

强之术：“弱小何曾公法问，富强初此战图谙。火船

车利功无匹，步骑炮军兵用三。兴亚要须通海陆，

振张威武镇东南。”［４］１３２－１３３陪宴的驻日使馆参赞陈

明远也赋诗强调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应摒弃隔阂矛

盾，联合抵御外敌：“忽闻莺舌弄绿杨，春江肥鳜思

一尝。及时行乐乐未央，唇齿之交不可忘。方今边

界多虎狼，莫使处人笑阋墙。床头我有旧干将，年

来怀袖敛锋芒。使轺两度忝赞襄，愧无奇策献庙

廊。亚细亚洲本同疆，中间只隔一海洋。”［４］１４１－１４２

此次宴会所得诗篇，最后由使团随员孙点汇编成

《修楔编》，后被收入《庚寅宴集三编》一书之中。

同年４月，正值樱花盛开之季，日本东京上野
公园风景美不胜收。长冈护美、重野成高等日本官

僚、文士，为答谢黎庶昌３月 ３日举办的“曲水之
宴”，“长冈、重野两先生暨诸子宴我节使黎公于上

野樱云台，使署诸人皆与宴。”［６］１２６樱云台前车水马

龙，参加宴会的中日官僚、文士达上百人之多，盛况

空前。当时，黎庶昌则刚从名古屋参观日本陆军演

习归来，听闻驻华公使大鸟圭介在京宴饮，便匆匆

赶来参会，并赋诗抒发近日所感：“笠山观战日喧

胚，马首新瞻岳雪回。草色辨天迷路曲，樱花终日

绕云台。吾侪报国文为辅，邻境交欢德乃媒。寄语

燕都持节使，定知同此好颜开。”［６］１１７

公使馆参赞陈明远在席上分别以“樱”“云”

“台”三字为诗韵，一口气作了１２首绝句，博得与会
日本诗人之赞叹。诗中有“同洲两国夙同文，坛坫

敲诗到夜分”以及“曾闻徐福住蓬莱，后二千年我又

来”等句。日本元老院议官长冈护美也席上赋诗抒

怀中日友好之愿：“论交倾盖应偕乐，奉使乘槎几壮

游。东海鸥盟君莫忘，睦邻深谊在吾州。”［６］１２８副岛

种臣也以“窃披私衷以呈清国公使黎公”为引，赋诗

表达中国两国和平之愿：“二国媾和世泰昌，韶气融

通日丽光。樱桃李杏齐时芳，惠风宛转花披

猖。”［６］１２８日本汉学家岛田重礼席间也强调中日两

国关系为兄弟之交、唇齿相依：“良辰依旧开高会，

畅叙幽情韵共探。四海兄弟交要密，两邦唇齿意相

谙。”此次宴会上所得诗篇，最后由随员孙点汇集成

《樱云台宴集编》。

同年１０月 ２２日，适逢重阳节，“黎公任满将
去，适会阴历重阳，公命招饮尝所往来文士骚客，于

东京红叶馆，且告别。”［４］１８３这也是黎庶昌举行的第

六次重阳节宴饮诗会，也是他离任前的最后一次重

阳节诗会，因此他以“修登高约，兼为留别之会”为

引赋诗，期盼中日两国能以诚相待、友好相处：“班

荆倾盖尚萦思，何况联欢六载移。馀事敦?寻理

约，国盟金石寓深期。交邻有道诚能久，时局就平

今可知。归去大瀛衣带限，望君频为寄新诗。”［５］１８８

应邀参加此次重阳诗会的日本官僚文人有六

七十人之多，多是黎庶昌的故交旧友，大家席间纷

纷赋诗表达留别之意与中日两国友好交流之请。

长冈护美赋诗言：“两立无猜晋楚思，星轺东驻岁迁

移。流觞上巳游犹昨，落帽重阳会此期。时局就平

资奉使，人生恨别悔相知。明年今日登高处，萸插

还吟怀旧诗。”［４］１８９

田边太一赋诗言：“行旌两度驻扶桑，缟带情深

共举 觞。唇 亡 交 以 千 载 旧，苔 岑 契 有 两 情

知。”［４］１９２－１９３岩谷修赋诗云：“唇齿棚依旧盟在，金

兰永结两心知。写情赖有同文字，去雁来鱼辄寄

诗。”［４］１９５日本汉学家关义臣还赋诗表达了中日结

盟的愿望：“才名德望动扶桑，邻国交欢即滥觞。余

事风流推博雅，每年嘉会作重阳。同文订约谊相

合，时局就平谋式臧。蘸甲何辞今夕醉，归期在近

见眉黄。我送大宾无所思，难回世变与风移。鲁欧

（指的是俄国及欧洲列强）威武谁能豫，清日交盟益

可期。”［４］１９７

参加诗会的中国文人们也作诗阐述中日两国

间的友好交流。公使馆参赞陈明远赋诗云：“两番

持节联盟好，三国簪萸祝寿臧。此是亚洲全盛会，

岂徒诗酒压苏黄。”［４］２３３钱德培赋诗言：“言语虽殊

情则同，三年交谊客途中。中敦檠更有诗文，乐翰

墨缘结海东……秋菊春樱共酒筵，中东唇齿合相

联。临行一语堪持赠，亲睦年年比石坚。”［４］２３３蒋子

蕃赋诗言：“两国同文联旧雨，情于谈处妒花黄。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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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国盟垂永永，欲谈时事转期期。”［４］２３９此次重阳诗

会所得诗篇，也由使馆随员孙点汇编为《登高集》，

后也被收入《庚寅宴集三编》中。

临近黎庶昌届满归国之期，日本的官僚、文士

纷纷设宴送别，并赠送黎庶昌宝刀、美人图。“刀以

太庙神宝余铁锻制，锋叶两面有富士山真形，淬之

不灭；图即小苹女史所绘汉妆手持仙桃，殆神女

也。”［４］２６７黎庶昌在诗中一再强调应以大局为重，加

强中日友好和睦关系：“清谭一席到瀛垓，岂为离序

惜酒杯。大局至关吾辈事，好怀须向素心齐。”［４］２７１

日本明治天皇“帝师”元田永孚赋诗期盼中日两国

能长久和平相处：“同文同德长应乐，他席他乡何不

减。但惜相逢忽相别．异时相忆马元黄……五洲交
会夙云变，两国和盟天地知。”［４］２７１席间其他中日两

国参会的官僚文士也赋诗对唱，这些诗篇最后也由

孙点汇编成《题襟集》，后也被收进《庚寅宴集三

编》里。在黎庶昌归国之时，为其送行之人不计其

数。“去之日，攀送者塞巷盈途，或追践至数百里。

泰西各国使臣啧啧称羡，谓为从来使臣返国所绝

无也。”［７］

黎庶昌驻日期间宴饮诗会及诗集如表１所示。

表１　黎庶昌驻日期间宴饮诗会及诗集一览表

时间 地点 主办者 出席人数 诗集 编者

１８８２年１０月（重阳节） 上野精养轩 黎庶昌 《重九登高诗》 姚文栋

１８８３年１０月（重阳节） 永田町公使馆西楼 黎庶昌 ２１ 《癸未重九宴集编》 孙点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４日 中洲枕流馆 日方（重野成斋等人） ２４ 《枕流馆宴集诗编》 孙点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３日（重阳节） 霞关公署 黎庶昌 ３２ 《戊子重九宴集编》 孙点

１８８９年２月１８日 中洲枕流馆 日方 《枕流馆集》

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３日 芝山红叶馆 黎庶昌 ３０多 《红叶馆修躒编》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重阳节） 芝山红叶馆 黎庶昌 ４４ 《红叶馆登高集》

孙点

将此三本诗集合编

为《己丑宴集续编》

１８９０年４月８日 上野樱云台 日方 约１００ 《樱云台宴集编》 孙点

１８９０年３月３日 芝山红叶馆 黎庶昌 ４０多 《修躒集》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重阳节） 芝山红叶馆 黎庶昌 ７０ 《登高集》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０日、１０月６日、

１１月２３日
芝山红叶馆 日方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养浩堂 宫岛诚一郎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３日 上野樱云台 日方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２日 霞关 黎庶昌

《题襟集》

孙点

将此三本诗集合编

为《庚寅宴集三编》

　资料来源：黎庶昌等，《黎星使宴集合编》，孙点编次，黄万机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黎庶昌等，《黎星使宴集合编补遗》，孙点编

次，黄万机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另：表格中有多处出席人数为空白，系

缺乏相关资料，无法查实。

　　四　结语

黎庶昌在担任驻日公使期间，多次举办和参加

中日官僚文士宴饮诗会，席间大家互相切磋诗歌、

文学、中日关系等方面的见解，而诗是他与日本朝

野文士之间交流的主要形式。他通过以诗会友、以

诗抒情，不但弘扬了东方传统文化，推动了中日间

的文化交流，而且也加强与日本官僚文士之间的互

相了解，与多位日本朝野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其文化与外交相结合的文化外交理念在日本的成

功运用，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官僚、文士对黎庶昌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

和推动中日关系友好上作出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

日本元老院议官重野安绎高度评价黎庶昌说：“今

上登极，首修邻交，派遣大使；清廷亦有钦差之举。

尔后旌节交递，而黎君独前后两任，鞅掌拮据，赞画

有法，两国之交，赖以益归和好。天子嘉尚，叙勋一

等，赠旭日大绶章。”［４］２５４依田百川亦言：“钦差大臣

莼斋黎二使吾邦，驻扎东京数年，与朝迁大臣相交

以礼，进退周旋，莫不由道焉。而亦好优遇士人，文

字往复，不问亲疏。是以我学士大夫略涉文墨者，

以不知黎公为耻。”［４］１８３从以不知黎庶昌之名为日

本文士之耻，也可以看出黎庶昌在日本文化界的地

位与影响力。日本东宫侍讲三岛毅在评价黎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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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的同时，还专门纠正了某些人认为黎庶昌作为

公使不忙于外交政务，而热衷于宴饮诗会，无益于

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误解，认为宴饮诗会等“文字

之饮”对于国家交往、两国关系有大用处：“世或谓

使臣公务之剧，何为此无用文字之饮？是大不然。

盖两国使臣之相交于鸿胪，修礼容，慎辞令，专保护

国体；甚则设城府，饰边幅，适足以生猜疑；而情好

则不通。明治以还，我与清国虽寻隋唐旧盟，使臣

往来，不免猜疑者殆数年。自黎公使来，有见于此，

务为风流文字之饮，以通情好。夫知文字者，皆一

国士君子也。士君子苟通情好，下民岂不风靡！是

以彼此欢洽，互知无他心；唇齿相依之交，日周月

密，有隋唐旧盟不足复言者。然则风流文字之饮，

有用于国家交际，不亦大乎！”［４］２５７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以及中日两国“提携”之论

也得到了许多日本有识之士的响应。星野恒也倡

言中日联合之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之与清

国同文同伦，志向不殊；朝鲜、安南诸国，亦皆莫非

同臭味。苟相与通规约，同心协力以率先，宇内四

方万国，将必有风动而响应者矣。”［４］２６２这为黎庶昌

与日本在琉球和朝鲜问题上的交涉创造了良好的

氛围，他也因此从日本友人处获取了极为可贵的外

交情报。在朝鲜“壬午兵变”发生后，“日本将袭朝

鲜，庶昌电请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师至，日舰

知有备，还，言归于好。”［８］日本将要出兵朝鲜的情

报就是黎庶昌在与宫岛诚一郎交谈中获得的。“庶

昌心异其言，使人侦知其事，密电驰报”［９］，从而破

坏了日本出兵占领朝鲜的图谋。黎庶昌的文化外

交也极大地推动了其在日本搜寻散佚汉籍、编撰

《古逸丛书》的活动。当他在编撰《古逸丛书》遇到

困难时，一些日本王公大臣、图书收藏家等也都十

分乐意拿出收藏的汉籍供黎庶昌参考。被学术界

誉为“海外奇宝”的《古逸丛书》的最终编印出版，

除了黎庶昌、杨守敬等人的自身努力外，很大程度

上也得益于日本朝野官僚、文士的帮助。

虽然黎庶昌等人通过“文字之饮”大力鼓吹中

日两国睦邻友好、中日联合，并以文化外交的个人

涵养魅力和外交能力赢得了日本朝野文士的尊敬

和赞誉，同时不少日本官僚文士也同样怀着中日唇

齿相依、联合抵御外侮、共图富强的良好愿景，但终

究难以改变清王朝集团腐败的现状，也终究难以改

变日本统治集团侵略扩张的既定国策。日本自明

治维新后逐渐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大陆

政策”“征韩论”“琉球处分”等渐次出台，黎庶昌与

日本官僚、文士这些短暂的文化交流难以改变日本

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政策，大气候使然也。１９
世纪９０年代初，中日矛盾冲突激化，终因朝鲜问题
而爆发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总之，在内有清王

朝面临外部列强侵略腐败无能、外有日本侵略扩张

步步紧逼的大背景之下，从事对日外交的黎庶昌所

作出的各种努力也就显得无奈和无力，因为当时清

王朝的衰败是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扭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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